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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以女性電影主義立論基礎來檢視影像創作對性別角力的觀察與描述。以導演喬勒蒙

迪多羅（Guilerlermo del Toro）2006 年自編自導的的作品《羊男的迷宮》（Pan’s Labyrinth）為例，

釐清其中的性別權力結構，及呈現女性形象的手法。透過精神分析主義及後現代主義對片中畫面

安排、演員表現，及敘事結構加以分析，探討喬勒蒙迪多羅如何利用一則魔幻寫實的黑暗童話，

試圖顛覆父權社會中原有的性別結構。並以三個面向切入：（一）探討片中二元對立的元素如彼

此影響與牽制。（二）應用精神分析及後現代主義來檢視《羊男的迷宮》中女性角色，並呈現性

別權力結構。（三）探討導演喬勒蒙迪多羅如何利用影像元素試圖顛覆專制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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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羊男的迷宮》導演喬勒蒙迪多羅曾在 2007 年發行的《羊男的迷宮》雙碟版 DVD 的花絮

訪談中提到：「我曾經蒐集閱讀並且研究童話，因為從我小時候開始，我就對童話故事深深著迷，

我總是在其中發現他們真正的起源是神話、人的心理或社會觀感，在作者編寫這些童話故事時，

他同時對這些起源作了些許還原，因此我一直感覺童話的真實力量能活生生呈現事實。童話很簡

單，但同時也冷酷殘忍。」他巧妙地運用了許多經典母題來建立電影中的童話世界，且每個童話

世界中的人物，都能在現實世界中找到與其相對應的人物，企圖引領觀眾繼續往那個更深更神秘

的地方前進。 

在《羊男的迷宮》中，女主角擁有一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她是個性徵尚未完全成熟的女

孩，恰巧符合童話故事的經典主題：「青春期的女孩經歷某種人生儀式，從懵懂天真的女孩蛻變

到獨立自主的女人」，導演以一個即將進入青春期，及成人世界的小女孩為主角，藉由她和奇幻

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衝突，及在其間的掙扎，帶領觀眾來重新審視人生中應面對的道德觀及價

值觀課題，期待她經歷黑暗、苦痛和死亡後，能找到一個充滿光明的自由空間。 

然而，儘管採用了童話的基本架構，在角色設計上他堅持不使用好萊塢式的童話公式，不

讓片中人物落入傳統「英雄－壞人」、「拯救者－被拯救者」的二元窠臼，他選擇讓看似單純的童

話成為撞擊真實，及強迫觀眾思考的強烈力量，讓《羊男的迷宮》這則黑暗童話中層層疊疊、帶

有性別意象式的謎，激起觀眾們內在的幻想力量，因為對喬勒蒙迪多羅來說，每個人都要經歷過

人性本質與內心的衝突，及相互對立的力量，才能真正成為青少年或成人。 

         為探究導演喬勒蒙迪多羅（Guillermo del Toro）編導作品《羊男的迷宮》在性別權力結構方

面的呈現手法及內涵，以佛洛伊德及拉岡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論、及阿圖塞等後現代大師理論，來

探討此部作品，了解喬勒蒙迪多羅如何運用一部外表看似奇幻童話的電影，帶領觀眾重新省視實

際社會中性別權力機制的運作方式，及它如何在無形中影響人們（無論性別）的生活，更甚者，

主流意識形態如何在無形中宰制及壓迫人們的思想，最後進一步提出問題：「是否有反轉父系社

會主流價值觀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將以女性電影理論來審視導演操弄電影元素的手法，了

解導演如何藉由似真非真的影像來混淆觀影者對現實的概念，同時達到在穩固現實中創造出間隙

破壞權威的目的。以文本研究法整理《羊男的迷宮》片中角色特質及情節鋪排，觀察導演如何運

用影像安排來展現父權如何施加暴力於女性，並宰制女性身體，而性別間又如何衝突，進而體現

母性空間的滲透及顛覆力量。 

 

貳、理論探討 

被稱之為英美傳統的女性主義批評之母的先驅著作《性政治》作者凱特‧米勒特（K. Millett, 

1934- ）提出「性即政治」（Sexual is political）的論點，她指出人們長久以來把性視為自然形成

的，但事實上它是「政治角力」的結果。女性受壓迫的根源在於父權社會體系，父權意識型態藉

由區別男女天生的差異，把生物的男女性（sex）等同於社會建構的性別（gender），再經由尊崇

陽性特質、貶低陰性特質而建構了男尊女卑的社會運作模式。這個父權體系的價值取向是權力、

宰制、階級與競爭，男性對女性的支配透過意識形態的建構來獲得它的正當性，而大眾媒體中的

語言與影像，對於個人（不論性別）皆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提供社會灌輸觀者某種既定意識



形態的空間。 

電影理論在納入符號學之後，將電影也視為一種相當於語言的符號系統，因此反本質論女

性電影理論所關切的焦點為：分析破解電影裝置（Cinematic Apparatus）如何建構影者的主體性

及性別觀念，以期超越界分男／女性別差異的 2 元說法，因為在電影表意系統中，女性已經被意

識形態建構成為固定不變的形象。而文本分析的目的在於揭露文化意義的生產過程，以及意識型

態與潛意識在電影文本中的運作方式，或者至少要認清電影（甚至社會，文化）構設女性的運作

過程，對於小至個人，引申至整個世界的種種現象有更新的觀察與領悟，冀望能從電影為基點，

更為巨觀地省思外在環境，以女性的關懷檢視父權社會中的文化產品與機構，分解原本未經注

意，或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歧見。 

  關於電影的女性批評雖然相當多面，並且各國因文化背景與國情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可大

概約化出其脈絡。就美國的女性電影批評而言，大略可分為兩個時期，早期係由社會學的角度出

發，探討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分析其於影片內各種情境中的定位，以及角色特性（例如積極 vs.

被動）的塑造，並且加以批判，評定其為「正面」或「負面」的呈現。70 時代中期之後，由於

符號學理論的影響，女性電影理論批評所關切的焦點，由電影的內容逐漸轉到形式，也由原本單

純的角色分析逐漸趨向研究呈現角色的手法，亦即探討女性作為一種符號在電影言說中的作用為

何。此外，在融入心理分析和馬克斯學說系統的思想後，呈現女性角色的電影語言，以及背後操

縱主導的父權意識型態，更成為女性主義電影研究重心。 

雖然今日社會上對於男／女性的刻板定義已經逐漸有所改變，然而，要促成更具影響力的

良性改變，就必須先歸根究底地探討性別認同如何形成，才能跳脫社會構設的男／女或男性特質

／女性特質定義。心理分析學家拉岡（J. Lacan, 1901-1981）以佛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

的學說為出發點，認為兒童在「想像秩序期」（Imaginary Stage）還沒有清楚的人我之分，甚至

誤將母親認為為「我」，直到進入了「象徵秩序期」（Symbolic Stage），受迫於「父親」的形象才

真正分化（異化）出自我的概念，進入「成人」的階段。拉岡所用的語彙都是相當抽象且形而上

的，比如「父親」一辭並非真正指涉某個特定的血肉之軀，而是象徵家庭或者社會體制的存在，

因此進入「象徵期」等於是涉入既定社會結構的領域，也就是進入語言／文化本身。至於性別差

異的概念也是到了「象徵期」，在「父親的法則」（Father’s Law）中建立（唐荷，2001）。 

自西元 1970 年早期，關於影像的研究（尤其電影）就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法國的

馬克思主義學者阿圖塞（L. Althusser, 1918-1990）提出的意識型態批評對於馬克斯主義系統的思

想，以及各種領域的文藝批評理論有極大的影響。他認為每個人都生活在意識型態裡，並且透過

意識形態來理解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每種再現系統，例如語言，影像，儀式等皆有不同的意識

型態，反映出該社會所定義的「真實」概念，如此，意識形態透過許多管道成就一個社會所賴以

維持的種種「迷思」。人類從出生開始，即受到各類蘊含迷思的符表言說所包圍，通過這些言說

所提供的「經自然化」途徑來理解並體驗所謂的「現實」世界。意識形態批評的目的並非挖掘出

一個表現文本或系統底層的「絕對真實」，而是要揭露該系統如何運作其「自然化」的機制，亦

即其生成意義的過程（李臺芳，1996）。 

馬克思系統的理論（尤其阿圖塞的意識型態說）對當代關於影像的研究有極深影響。例如

羅蘭巴特（R. Barthes, 1915-1980）融合符號學及阿圖塞的理論後，指出意義係經由作品的符規

而來，即使意義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然地內蘊，實際上卻是透過再現系統的表徵過程所構設出



來。阿圖塞另一個影響電影理論與女性電影批評的觀點是「意識型態裝置」，經由教育，傳播媒

體及藝術，對人民自幼灌輸「正當行為」的主流價值觀，傳達並強化迷思及信念，促使其言行符

合社會規範，促使人們服膺現有的社會形構。學者凱普蘭（A. Kaplan）延伸阿圖塞的想法，認

為女性每天都在社會形構的過程中受壓迫，而壓迫力量的來源就是符意表徵系統的（錯誤）再現。

因此由以上論點逐漸衍生出和觀影經驗相關的主題，包含電影文本對觀影者的訴求與安置，乃至

觀影者被「構成」的問題等，皆成為當代電影理論所極度關切的重點，對於日常生活中約定俗成

的「事實」，以及父權文化下所定義的「女性／男性」提出質疑，人們應以新的眼光檢視對於「女

性」或者「媒體」的原本既定概念背後如何潛藏著意識形態。 

哲學家傅柯（M. Foucault. 1926-1984）的論述理論與女性主義對「性別是由社會文化所建

構」的主張有所交集。傅柯主張主體是在論述中慢慢被實踐及建構的，而論述存在於各種形式中，

並受到權力背後運作的影響，存在於日常生活的社會實踐中，透過不同方式形塑及主宰個人的心

智、身體和情緒，讓個人與特定的主體位置認同。人們對身體的理解，及賦予它意義與價值的方

式，銘刻了權力藉由各種論述來建構主體的過程，儘管這個過程不容易被察覺，但它對主體的建

構卻是精微且深層的。在傅柯對於社會如何藉由論述來建構主體的解釋中，最常被提到的是「圓

形監獄」之例，對他來說，看與被看的機制基本上就是權力關係的指涉，論述的凝視總是以不常

見的姿態，全觀全能式的視野在觀看著個體，不發一語即可要求個體遵守其規範，沒有任何一個

社會個體可以迴避這一個全知全能的凝視，論述凝視的可行取決於這全能的凝視被內化為個體的

內在之眼，無時無刻進行著自我監視，包含女性主義者經常提到的男性凝視，其目的在生產生馴

化的個體（Foucault, 1999）。因此在權力的網絡關係裡，透過深入人們生活各層面的監視機制，

個體的身體由外在生理層次轉化為論述性層次，成為權力運作施行的對象和場域，被鍛鍊為「可

被分析、被屈服、被使用、被轉換與被改進」的馴服的個體（Foucault, 1999）。然而，有權力的

地方就會有抵抗的存在，個體在面對無孔不入的規訓力量時，也會試圖抵抗，逃入權力網路無法

觸及的空間縫隙，也就是暫時容許自由與抵抗，無法被定義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而這

抵抗空間也成為女性主義者檢視作品中最重要的環節。 

 

圖 2.1 圓形監獄（panopticon）實景 

 

 心理分析女性主義者則認為性別的不平等起因於父權體系對伊底帕斯情結（the Oedipus 



Complex）與閹割恐懼的建置，父權意識型態把伊底帕斯情結的克服，與進入以父之名的社會象

徵秩序聯繫在一起，因此，在以男性／陽具為中心能指的社會性別獲得過程中，女性不可避免地

成為被壓抑的對象。個人內化社會文化中權威代表的過程就表徵了男孩進入父權制度，以及厭女

心態的開始。拉岡指出，伊底帕斯情結是孩童從想像秩序過度到象徵秩序的一個中介。「父親」

是小孩經歷「象徵性閹割」的動作執行者：由於他是擁有陽具者，因此在某一層意義上來說，他

讓孩子被「閹割」了，也明瞭自己遠非「父親」的競爭對手的這個事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恰

使主體從必須做母親所慾的陽具焦慮中解放出來，同時也讓主體轉而向父親認同，進而進入了「象

徵秩序」。父親之名（the Name-of-the-Father）是這個象徵秩序的運作法則，在這個象徵秩序的體

制裡，是以陽具為優位能指，也就是陽具意指文化中的權威和權力，主體根據他或她與陽具的關

係與位置，在象徵秩序體系中獲取主體位置的意義（唐荷，2001）。根據精神分析理論，女性在

這個男性中心的語言／象徵秩序中，只能是一個被逐者，語言／象徵秩序對女人來說是「他鄉異

國」，因此女性需要再發展一種新的語言與再現模式，才能免於受到主流論述的束縛。 

 

參、研究結果 

回顧近年奇幻電影中的場景，都是全然或大部分為非現實背景，而《羊男的迷宮》與這一

連串奇幻電影之間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一直在現實與虛幻兩個世界中擺盪，以凸顯奇幻世界與現

實世界的對比，然而在這兩個世界間又有著相似的地方彼此互相輝映，藉由這樣矛盾的二元對

立，突顯了片中的性別權力關係流動及改變。由片中主要角色的功能及特徵更能看出編導的設計

巧思： 

表 1.羊男的迷宮人物象徵表 

羊男   羊男被定義為一個創造物，和遠古的生命和土地連結，象徵著沒有人類世界

算計的大自然力量，是一股中性、沒有偏頗的力量，若以性別角度切入，希臘神

話中的羊男掌管森林、羊群和田地，掌管了大地上萬物的孕育與生長，這一點與

女性在扮演母職角色，尤其是懷孕的母職，有極大的相似性，歐菲莉亞與它能一

拍即合，表面上的理由是劇情設定她對童話有強大的熱愛，實際上是因為羊男帶

有一部份女性意象的轉化。 

歐菲莉亞 天真、愛幻想是觀眾對歐菲莉亞的第一印象，隨著影片進行，觀眾將會看

到歐菲莉亞，在朝著對抗繼父／法西斯政權／父權前進的路上，開始重新審視這

個世界，選擇回到自己的國度，拒絕長大並進入殘酷的現實。 

 在任務過程中，外表看似柔弱的歐菲莉亞並不是一昧地接受羊男／繼父／

母親的指示，而是自己下決定；當面對選擇時，比起規範，她更相信自己的直覺

和價值判斷力，她不僅要在現實與童話之間選擇一個身份、在童話世界裡要選擇

開哪一個櫃子找到匕首，甚至還要決定是否獻出純潔者的血液等，雖然她的選擇

並非總是正確，但她仍舊不畏懼為自己做出決定。這種勇於反抗的特質，讓觀眾

在以性別的角度切入這作品時，更能了解導演為何創造歐菲莉亞成為女性的代

表，除了歐菲莉亞這個角色本身為女性之外，片中還有許多把她和女性連結在一

起的暗示，尤其歐菲莉亞和月亮之間的關係可以讓人聯想到西洋文學經典中，經



常出現的對照方式「太陽－陽剛－男性，月亮－陰柔－女性」的二元元素，假若

太陽象徵著秩序系統的意識，那麼月亮則相反地象徵著無意識地帶。 

上尉   尊崇絕對極權的維達上尉高傲，嚴厲，要求徹底的服從，能不在乎地虐待別

人，甚至樂於觀賞及嘲笑別人的痛苦，為了維護自己本身的權威感，即使發現自

己錯殺無辜時也絲毫不在意，在上尉所認知的父權社會裡，女人的功能只是生育

後代，只要產下的孩子能順利進入「以父之名」的象徵秩序，父系威權就能繼續

進行。他代表與童話相反的殘酷現實，也象徵與包容、自由相斥的父系／法西斯

極權，如同成人與孩童是彼此背離的 2 個端點，他準切地呈現了父權制中心價值

觀，同時也是邏格斯中心主義與 2 元對立思維模式相互作用的典型代表：「突出

陽性價值，壓抑陰性價值」，因此他和歐菲莉亞及梅西迪間的權力角力關係更是

觀眾在解讀《羊男的迷宮》時必須注意的重要課題。 

梅西迪 梅西迪之所以能夠潛藏在軍營裡替游擊隊蒐集資料，除了因為她的謹慎、

細心，懂得察言觀色外，對以自己威權為傲的上尉來說，她這個相對弱勢的人（女

性、僕人）沒有任何威脅感，而他的高傲正好讓她有了完美的保護色。在和歐菲

莉亞的連結上，梅西迪除了是歐菲莉亞的替代母親之外，同時也可被視為已歷經

社會化的歐菲莉亞。兩人有著十分類似的特質，也分別在現實及虛幻進行了相似

的旅程，他們不像典型英雄片中的英雄背負了要拯救世界的責任，在片中有著柔

性的堅強及勇氣的兩人，是以情感為導向，為了家人付出在對抗極權，她們倆分

別在現實和幻想世界中掌握了關鍵的陽具象徵（歐菲莉亞在任務中取得幻想世界

中的鑰匙和能傷害父系血脈代表－嬰兒－的匕首；梅西迪擁有能打開穀倉的鑰匙

及最後刺傷上尉的匕首），代表女性不甘於受制於父權社會給予她們符號的意

義，而是選擇抵抗，為自己爭取發言權。然而，兩人不同之處在於，儘管梅西迪

有著善良的個性，她卻能對上尉做出極大的暴行，這是未經世事的歐菲莉亞不會

做的事。 

母親 在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當中，歐菲莉亞母親出現時間較少，但她內心掙扎

及矛盾卻是最大的，同時也是對歐菲莉亞個體發展影響最大的角色。觀眾可以看

到歐菲莉亞的母親經常在對話中教育她「長大了」就必須要遵守社會「規範」，

在經歷了父系文化「規訓」過後，她選擇放棄自己的本質，接受父權價值觀，並

以同樣的價值觀教育下一代，因為她相信這是身為女人在社會上唯一的生存方

式。就如同傅柯對於權力機制運作的解釋：規訓過程的形成並不是片面的，而是

全面性地表現在常規活動、教育過程、宗教活動、及空間設計中，藉由細部操作

系統展現出對個體的控制，根據個體不同的角色，給予不同的行為儀節準則，慢

慢地人們內化這套規訓成為了「常規」，認為遵守這套規則才是「正常的、應該

的」，並且世代傳承這套價值系統。 

  導演在《羊男的迷宮》中使用了現實／父系威權與幻想／母性包容的雙線敘事，而這樣的架

構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除了能觀察到這有著對立元素和相似內涵的兩個世界之間，及各自產生的

權力關係角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能觀察到女主角歐菲莉亞在兩股勢力的拉扯間，邊掙扎邊確



立的個體發展過程。 

 

 

 

圖 3.1 片中二元對立元素示意圖 

 

以精神分析角度剖析片中幻想世界中的意象，可以理解歐菲莉亞在潛意識是如何認知現實

世界，在羊男給予歐菲莉亞的任務畫面中，導演運用了大量子宮相關意象，包括第一階段考驗裡

的大樹、第二階段考驗裡抉擇之書上出現的血痕，以及最具象化的，孕育著新生命的母親。反過

來說，槍枝、匕首等武器，還有鑰匙，都是陽具的象徵，而母親腹中孕育的男嬰，就承載著父系

社會中男性被賦予的重大使命。透過懷孕，男女之間在母體內上演著一齣爭奪戰，激烈的程度不

下左派游擊隊與政府軍的對抗，甚至兩股勢力之間的交互關係比實體的政治戰爭還要有更多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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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糾葛。 

在第一階段試驗中，歐菲莉亞面對怪物時毫不猶豫，是因為她還未意識到女性對於「異化」

（母與子的脫離）的無能為力，因為胎兒對於母體而言既是自我而又不是自我：胎兒與其他女人

身上的器官透過臍帶相連，享用的是同樣的血液、同樣的養份來源和排泄路徑；然而，胎兒卻會

對母體踢打、推擠，甚至造成母子只能存活其一或玉石俱焚的場面。當母親面臨可能發生難產的

時候，歐菲莉亞對於子宮主權的爭奪也猶豫了，她意識到母體養育胎兒的宿命，於是拒絕懷孕的

歐菲莉亞開始進行象徵懷孕的儀式：以鮮血餵養胎兒。歐菲莉亞短暫的獲得母親子宮的控制權，

她的儀式在暗中消弭了母親被異化的痛苦感受。第二階段的考驗也就是在預示歐菲莉亞如何破壞

上尉的父權，觀眾可將瞳魔視為上尉的投射，而偷走匕首的動作就與最後偷走嬰兒相互呼應。這

其中羊男又特地交代不可以碰任何食物，意味著不能試圖貪圖父權提供的所有資源，否則很有可

能無法脫身。然而歐菲莉亞在這裡無法表現出第一階段的決心，在最後一刻有了動搖，因為父權

掌控的資源最容易使人屈從，正如同上尉透過民生物資的掌握控制民心一樣。 

當片尾幻想世界中的金色色調開始滲入了現實世界中的冷酷色調，配合上尉進入迷宮，及

游擊隊發動攻擊的電影情節，觀眾可以看見這兩股勢力（現實及幻想／極權及反抗）衝突的最高

潮。根據觀影機制，由於觀眾對主角們已產生認同，一直在「進行中」的權力關係流動及個體（歐

菲莉亞）發展過程，在此時終究（或必須）得進行到一個暫時固定的結果，才能帶領觀眾進行自

我淨化。然而與複製父權的電影機制不同，《羊男的迷宮》不以現實世界中上尉殺死歐菲莉亞／

梅西迪成為結局，而是讓觀眾看到帶領著游擊隊的梅西迪在現實世界中打敗上尉，甚至拒絕替他

延續父系價值（拒絕告訴孩子他死亡的時間），而儘管歐菲莉亞在現實世界中被父權迫害致死，

在幻想世界中的她持續以自己的意志賢明地治理國家，甚至替枯燥的現實世界帶來了些微改變，

顛覆了片中原始的權力結構。 

 

肆、結論 

《羊男的迷宮》以精緻的視覺印象與溫柔的聽覺氣氛交織成一部甜蜜的悲劇，講述一個小

女孩，試圖逃離父系極權社會的劫難，憑著她逐漸啟蒙的女性自覺，及堅持女性本質的勇氣，明

知自己可能因此而無法於父權體制中生存，她還是選擇不向威權屈服，最後回到了可包容她的母

性空間。儘管《羊男的迷宮》涵蓋了「專制」、「父權」、「抵抗」、「死亡」等沉重主題，導演喬勒

蒙迪多羅巧妙地用童話的色彩為此片披上奇幻的羽衣，不但增添了內容的豐富性與藝術性，也讓

沉重的主題更可親，在虛實錯綜的結構中，逐漸浮現更為深廣的政治寓意，企圖帶領觀眾反思及

檢視社會中隱含的不合理意識形態，雖然片中的歐菲莉亞無法見容於現實世界，但導演希望現實

世界中的觀眾能因這部電影獲得在現實中繼續前行的勇氣與自由。 

女性主義發展至 21 世紀，關注的焦點除了如《羊男的迷宮》中隱喻的性別權力角力之外，

更進一步以基本訴求「給予每個人平等的生存權力及空間」為主，延伸出了不同的時代課題，例

如：民族、宗教、性向及社經背景是否造成女性間的分化？性別概念鬆動後，變裝、變性人、同

性戀、雙性戀所產生的生存空間相關問題等，針對這些問題，頓時產生了各家爭鳴的情況，而此

時大眾媒體以密集出現的方式，成為承載宰制訊息的媒介，灌輸大眾既定的意識形態，暗中進行



制約性的定義動作，但身處其中的大眾卻常不自知，因此此時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藝術家及思想家

帶領大眾不斷省思自身所處的環境，看穿媒體的糖衣表面及內在運作的意識形態，直達最底層的

「真實」，僅管這些想法及作品可能無法立即吸引群眾的目光，在社會上生存下來，但大眾還是

但期待它們能像《羊男的迷宮》中勇敢犧牲的歐菲莉亞、及協助反抗軍勝利的梅西迪般，替女性、

同性戀者等相對弱勢者爭取到些許曙光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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